
从丽江古城往玉龙雪山

的路上，导游很尽责地推销丽

江的美丽，我的心却又回到十

年前第一次瞻仰玉龙雪山时

的情境。

忽然， 同行开始欢呼，把

我从回忆里拉了出来，原来是

一条云带缠绕在山脚下，如梦

似幻；白云缭绕间，几个山头

若隐若现。能看到的山峰只有

四五个， 云彩须臾不离左右，

更为雪山增加了些许神秘；时

而云雾缠裹， 雪山乍隐乍现，

犹抱琵琶半遮面；时而山顶云

封，深奥莫测；时而上下俱开，

白云横腰一围， 另具一番风

姿。 一时间，我觉得雪山应该

是美丽的女子，在向人们展示

她的婀娜美丽！一时又觉得雪

山是令人敬畏的大神，在施展

他无穷的法力变幻！

改坐在电瓶车上，玉龙雪

山全貌更显开阔，雪山主要由

石灰岩与玄武岩构成，黑白分

明，故又称为“黑白雪山”，是

纳西族及丽江各民族心目中

一座神圣的山，纳西族的保护

神“三朵”就是玉龙雪山的化

身，至今丽江还举行每年一度

盛大的“三朵节”。

山下的松树和杜鹃，还有

其他不知名的花草树木，都是

洋洋洒洒，舒舒展展，就是最

矮小的植物， 也并不猥琐，依

然是洒脱得很。

坐电瓶车， 辗转几回，到

了云杉坪，一个人走在环绕的

木板铺设的路上，仔细看云杉

坪周围的密林中， 树木参天，

枯枝倒挂， 枝上的树胡子、林

间随处横呈的腐木、枯枝败叶

上都长满青苔，好像千百年都

没人来打扰过，就像一个天然

的乐园。偶尔一棵长着红叶的

小树， 便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如平静的水面上，飘落的一片

叶子， 便会引人无数的遐想，

带给我们无限的动感！无怪乎

蛰居丽江 27 年之久的美籍地

理人文学家约瑟夫·洛克在弥

留之际， 曾写信告诉他的朋

友：“与其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我更情愿回到那美丽的尤舞

各 （云杉坪在纳西语中的称

呼）长眠”。

踏上丽江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玉龙雪山，从此，雪山就

无处不在， 在丽江古城漫步，

你几乎随时可见；在宾馆里打

开窗子，你无意间就和雪山幸

会；在车上，你也会听到不时

的惊呼，雪山就在你的对面！

我不禁有些嫉妒这里的

人们，他们唱歌、他们喝酒、他

们舞蹈，他们用各式各样的方

式表达自己的幸福！在这样的

幸福中，你还会有他想吗？ 我

不禁要融化在这幸福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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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 水

老 爹

◇

新区 郭雅昕

俺 爹 一 米 七 五 的 个

头， 自夸是男人的标准身

高。 俺爹不帅，已是“满脸

桃花开”。 俺爹做事情一流

认真， 现在正在书桌前研

究我的数学题呢。 用老妈

的话说 ，“人家是研究生

嘛”。

老爹是个孝子， 前脚

在城里站住了脚， 后脚就

把爷爷奶奶接来了。 这下，

我老妈可省心了。 洗碗做

饭洗衣服奶奶干， 带孩子

浇花爷爷干。 孝顺的老爹

不干了。 他说老人应该多

享享清福，不能过分劳累。

于是， 紧急召开了家庭会

议，经过一番商定，家人一

致认为在家务事面前，人

人平等，谁也不能搞特权，

老人更要起到模范带头作

用， 该年轻人锻炼的事情

坚决不能越级行事。 这样

一来， 爷爷奶奶无话可说

了，老妈又重新上岗了。

我的老爹就是这样 ，

总是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

就把问题化解， 使我们家

其乐融融， 俺老爹魅力可

大吧？

辣椒串，中国结

令人震撼的玉龙雪山

◇

新区 李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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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兆如

周末回家，老远就看到大门

口火红一片 ，走近一看，是红辣

椒厚厚地铺在空地上。 两棵粗枣

树上也搭满了， 一串挨着一串，

一摞压着一摞。

父亲正用一把木锨翻动红

辣椒，轻轻地，慢慢地，生怕弄破

了红辣椒薄薄的皮。 红辣椒呢，

就像山里顽皮的光腚娃儿，跟着

木锨的一铲一翻一抖，骨碌骨碌

就翻过了身，于是太阳又把它的

温暖烘上它们的另一面。

父亲抬头看到了我们，扭过

脸慈爱地对着他的孙女， 说娃，

闻见了没，香啊！

院子里的色彩更是绚烂，屋

檐下满是辣椒，像一股股顺势燃

烧的火，地上堆的却是金黄的玉

米棒子和青青的一堆大白菜，简

直就是乡村的三原色。 正在串辣

椒的母亲见我们来了， 忙起身，

拍拍围裙上的尘土，迎上来。

五岁的女儿说的最是生动，

她说 ，爸爸 ，快看堂屋门爷爷贴

的对联。 对联？ 忙走过去，还真

像 ，是年年要贴的中国红：两边

细长的门框上各挂一串；横梁的

两端 ，自然是横批 ，像极了写着

的“春”和“福”，看着就喜庆。

母亲笑着对我说，红辣椒辟

邪 ，挂在门上好 ，挂得越多咱家

的日子越红火。 回来时，母亲给

我们装了四大串红辣椒，一到家

女儿就把其中两串盘成一个中

国结，挂在客厅的正墙上。 过了

一会 ，她突然想起了什么 ，急忙

召集我和她妈妈开会，说你们俩

炒菜时谁都不能打中国结的主

意，有几个辣椒我都数好了。

这个别样的中国结，红得那

么温暖，那么稳重。

雨霖铃

◇

山城区 郭江华

铃声

穿越千年的风雨

依稀传来

红颜薄命

以另一种方式诠释

爱以一场悲剧结束

夜雨敲窗

打湿了情感

还有生生不息的伤痛

肆虐的情感开始疯长

冷落了《霓裳羽衣》

冷落了长生殿

凄清的梨园

丝竹笙箫布满灰尘

艺人们无精打采

盛唐的强音哽咽成

一声叹息

谁说男人只爱江山

柔弱得不如女子

一代君王

竟束手无策

华清池氤氲出香气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疑是岭南荔枝又来

爱情神话却不再上演

物是人非事事休

一袭白绫割断了

饱满的男人气概

割出了千古绝唱

梧桐更兼秋雨

紫玉笛冰凉如铁

铃声不止……

长恨不止……

豆豉里的回忆

◇

新区 李艾叶

进入腊月， 餐桌上就

多了一道豆豉。 史铁生在

《我与地坛》中说：味道甚

至是难于记忆的， 只有你

又闻到它， 才能记起有关

的情感和意蕴。 在熟悉的

豆豉味中， 久远又碎成片

断的记忆如幻影浮现。

记忆里南方的冬天 ，

阴冷、潮湿。 棉衣永远挡不

住寒风的凌厉， 弱小的身

体时常感觉 不 到 暖 和 气

儿。 每个孩子手里，总是拎

着一个“火笼”———用薄薄

的铁皮箍成一个带底的浅

浅圆筒，铁丝当提梁。 筒底

垫上厚厚的白灰， 加上几

块木焦炭， 走到哪里拎到

哪里，又暖手，又驱潮。

从家到学校， 有十六

七里地。 早上，妈妈会往我

的小布袋里放几把大米 ，

到校后交给学校食堂的伙

计， 添上水， 放在大蒸笼

上。 中午放学，先跑到食堂

领米饭。 菜， 一般只有豆

豉。 往往等不到菜热透，我

和弟弟便急不可待地各拨

出一半，搅在米饭里，狼吞

虎咽起来。 有时候，妈妈也

会准备点别的， 比如尖椒

炒干茄丝、 酸豆角剁肉沫

等 ，但最多的，还是豆豉 。

有着臭豆腐一样的奇特的

味道， 合着辣得舌尖发麻

的感觉，在已发黑老朽、四

面透风的旧 式 木 楼 教 室

里， 我和小弟围坐在“火

笼”旁吃饭的香甜，成了现

在对豆豉的全部记忆。

与六岁的儿子说起上

学，总以下面的话鼓励他：

妈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

已经能带弟弟， 自己准备

午 饭 了 …… 儿 子 一 脸 茫

然， 手里拿着遥控汽车，

问：姥姥干什么去了？ 她为

什么不送你上学？ 哎，当时

少年的那些辛苦， 如今的

孩子怎么能明白。

■

淇

水

诗

情

王国强，

字淇山，生于

197 年 3 月 ，

河 南 省 安 阳

人，现为河南

省 美 术 家 协

会会员、河南

省 国 画 家 协

会会员、鹤壁

市 青 年 美 术

家 协 会 副 主

席兼秘书长。

其 作 品

以 表 现 山 岳

的 雄 浑 气 概

和阳刚之美，

笔 墨 浑 厚 润

泽 ， 气 韵 生

动。作品多次

参 加 全 国 省

市大展。

我在，你也要在

◇

墨痕之花

先生和我都是学文科的，

虽然严格地说他这个文科生

是半路出家，可好歹也受了几

年人文思想熏陶，因此，两人

常常为了一个字、一个词而发

生战争。 而且，两个人还都是

较真的人， 常常会争执不下，

非要争出个是非曲直不可。

结婚十几年，我们婚姻的

主旋律就是争吵。 先生说我：

你就会在外面温柔。 我怪先

生：你只会对外人好。 朋友们

说：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在外

面都那么温柔、谦让，为什么

在家里就不行了呢？

曾对先生说： 你是大男

人，为什么就不能让着点？ 他

很严肃地回答： 对就是对，错

就是错。难道你错了我也要说

对？ 那不是太没原则？

拥有一份好的婚姻需要

很多，却偏偏不需要较真。 朋

友批评我太爱较真，而且较的

不是地方。还开玩笑说当初没

爱上我就是因为这点， 末了，

还说：我太太就不这样。

我嘴上虽然不承认是自

己的问题， 心里自然是明白

的，但终究是江山易改本性难

移，真要碰上了，又做不来和

稀泥的事情，还是眼里揉不得

沙子，忍不住要较真。

最近，不知不觉发生了一

些变化。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

在家里， 不管我怎么批评，怎

么责备， 先生都只笑着说对，

说好，听不到针锋相对的回应

了。 本来是准备好开战的，最

后拳头打出去，碰到一堆软棉

花，那感觉，实在有点怪怪的。

怎么突然有了这么大的

变化？ 跟着谁学会了怜香惜

玉？或者是学老子学《论语》开

了窍？抑或是……在外面有了

情况，愧对于我，所以对我特

别好？找他探究，却只笑不说，

留给我无穷的疑问。

那日 ， 抓住先生穷追不

舍。 逼问半天，先生突然有些

赧颜，很内疚地说：那天我做

了一个梦，梦到你死了，我哭

啊哭啊，也哭死了，结果就醒

了，一看，你还睡在身边。 所

以，那天我对你特别好。

只为一个梦。这是什么理

由？ 和之前的猜测相去甚远。

先生又说： 昨天又做了一个

梦，梦见我自己死了。唉，人生

真是无常啊。 我停住了笑，沉

默。 人生无常，这老生常谈的

一句话，此时此刻，重重地撞

击着我。

于是，想起儿子出国后先

生的慨叹来：如今，我们也是

二老了。 岁月，就这样悄悄从

指缝间溜掉了，还有什么事情

值得较真呢？ 看看身边，父母

一生互相包容、谦让，年已八

旬，依然能够相依相伴，同进

同出，令人羡慕。如此，从今天

开始， 做一个会和稀泥的人，

只希望，我在，你也要在。

日历前的思考

◇

山城区 赵凤岐

或默默地坐在案边

或静静地站在墙上

你是一部人生的史册

一部加减乘除的台账

满腹的悲叹无聊的纷争

在你身上

留不下什么痕迹

开心的微笑辛勤的耕耘

却无限加重着你的分量

有的人将你一张张撕去

寿命一日日递减

有的人将你一页页翻起

生命却在一天天延长

开心的事情

◇

淇县 杨开亮

整天忙忙碌碌

旋成一台不停的机器

偶而闲下来的时候

怎么也想不起

有多少开心的事情

可以回忆

曾经的岁月如歌

在额头堆叠成山川

山川沧桑无语

翻卷心田起涟漪

有一叶童心的小船悠游

童心不老

心灵的广场就不会萧瑟

很怀念儿时的快乐

薄得透明

开心连连


